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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电影叙事中，女性形象的训练长期受到

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既要符合传统伦理期待，又常被

赋予某种象征性，成为男性叙事体系中的附属。女性主

义电影理论的兴起，使得女性在影像叙事中的地位存在

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女性导演也开始尝试从自身经验

出发，以更贴近现实的方式来体现女性的生存状态。同

时，在影视工业和社会规范训导意义的双重作用下，女

性在电影中的主体性表达仍将面临危机。

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

妈！》——虽未明确归属于“女性主义电影”，但其独特

的影像创作，使得女性主体在叙事中早已确立。经验个

体的表现，将女性身份的挣扎、母职困境、家庭关系的

“失语”细致地表现出来。她以极富现实感的影像语言，

让女性从被讲述者转变为讲述者，在沉默与表达、应激

与抗争之间寻找自我定位。

本文将围绕杨荔钠“女性三部曲”中的女性叙事展

开分析，结合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分析杨荔钠如何在父权

社会结构与传统家庭伦理的框架下，提升女性身份的认

同，并探寻她的影像在中国女性电影发展中的独特价值。

一、“反叛”的女性：女性被述向自述的转变

电影自诞生以来受男性主导的叙事模式影响，女性

形象常被类型化。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致力于打破这一模

式，使女性成为叙事主体。劳拉·穆尔维在《快感与叙

事电影》中提出“凝视”概念，奠定了女性主义电影批

评的基础。然而，尽管理论不断发展，电影中的两性权

力关系仍未真正消解，女性形象依然被塑造成另一种刻

板化存在。而杨荔钠通过建立女性自我言说的个人话语，

突破了二元性别权力结构，尤其在《春梦》和《春潮》

中，以反道德主义立场论证了女性个体的存在价值，使

女性叙事更加真实而多元。

在《春梦》中，方蕾看似安稳的生活实则是一座

家庭主妇的牢笼，她被定义为丈夫和女儿的“隐形服务

者”，失去个体主体性。福柯认为，性欲在权力关系中受

到文化建构，传统道德要求女性服从男性，方蕾的压抑

正是这种规训的结果。而“鬼情人”的出现让她动摇了

这一规训，象征着她对自身欲望和主体身份的觉醒。从

恐惧、抗拒到沉溺，她经历了从压抑到自我认同的蜕变。

然而，当秘密曝光，她遭到丈夫、社会机构乃至妇联的

放逐，被迫回归主流伦理。她的反叛未能改变现实，却

完成了自身的主体觉醒，揭示女性在追求自我表达时所

遭遇的惩罚机制。

电影《春潮》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郭建波虽

在公共领域拥有话语权，回到家庭却被母亲纪明岚压制，

沉默无言。她的反抗不仅挑战母亲的权威，也质疑母职

制度，冲击社会对女性“母职天赋”的刻板认知，展现

个体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挣扎。影片结尾，母亲病倒，

郭建波站在病房窗前沉思，与开场在轻轨上的画面相呼

应，映射她在反叛中寻找主体位置的复杂心理，折射出

代际女性关系的矛盾——女性如何在反抗与认同之间寻

求平衡？

电影《妈妈！》的反叛更温和却更具渗透力。杨荔

钠打破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年龄限制，让九十岁的蒋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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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妈！》）以女性主义视角重构中国家庭叙事，揭示女性在父权

语境下的主体性困境与突破。影片通过“反叛”女性形象解构男性凝视，展现女性从“被述者”向“自述者”的转

变；以“失职”母亲角色批判母职制度的社会规训，揭示母职经验与女性价值的复杂张力；借“失语”家庭关系暴

露父权结构的隐性暴力，探索非语言沟通的抵抗潜能。杨荔钠以日常化影像语言打破传统伦理框架，在沉默与表达、

压抑与觉醒的辩证中，构建女性主体性的多元路径，为中国女性电影开拓了超越符号化抗争的叙事空间，推动女性

话语从边缘向中心的渐进式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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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叙事中心，赋予老年女性行动能力，而非传统意义

上的依赖者。与此同时，冯济真的精神状态揭示了另一

种内在反叛，她遵循社会规训，压抑自我，以赎罪的方

式弥补过往“错误”，但小偷周夏成为她潜意识的映射，

象征她对自由的渴望。在现实中，她无法真正反叛，但

在精神层面，她的主体意识仍在挣扎。《妈妈！》虽未

如前两部作品般激烈，但通过细腻的影像语言，展现了

女性在社会规训下的微妙抗衡，使女性的自述得以在温

和叙事中延续。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共同指向女性

主体性的建构困境：女性如何在被规训的环境中找回自

身？如何在传统家庭伦理与社会期待中寻求突破？她的

作品不仅打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更通过不同

年龄、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形象，构筑了一种新的女性自

述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反叛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更是对

社会文化框架的挑战，是女性主体性重塑的必然途径。

二、“失职”的母亲：再思女性的身份与角色

父权社会将母亲神圣化，赋予其无私、顺从与牺牲

的责任，不仅要求其生育抚养子女，还要维系家庭稳定，

成为家庭伦理的象征。任何偏离这一角色的行为都会被

视为“失职”。女性主义批评则指出，母职并非天生，而

是社会建构的角色。激进女性主义将其分为生物性母职

和社会性母职，前者指生育过程，后者则是文化规训下

的母亲身份履行。在杨荔钠的电影中，母职呈现多样化，

“失职”不仅意味着对传统母职责任的背离，更象征女

性对社会期待的抗争。《春梦》中的方蕾是典型的“完美

母亲”，生活围绕女儿展开，却因此失去个体性。当她因

追求自我欲望忽略女儿，导致意外溺水，社会规训随即

介入。影片揭示了母职的矛盾性：母亲被期待全然奉献，

而任何背离都会遭到严厉惩罚。方蕾最终被丈夫羞辱、

社会排斥，彻底放逐，这既是个体悲剧，也是对传统母

职制度的批判，展现了女性挣脱身份规训的抗争。

相比之下，《春潮》展现了两种母职模式。纪明岚年

轻时未能履行“好母亲”角色，却在外孙女身上补偿性

地承担起母职，甚至剥夺了郭建波的母亲身份，形成强

势、控制性的母爱。她不仅受父权体系规训，也成为施

加规训的主体，以“为你好”的名义束缚女儿，使母女

关系充满冲突。郭建波则是“不合格”的母亲，未婚生

子却未承担母职，与女儿关系疏离，甚至夜晚留下女儿

独自外出。这一形象打破了社会对母亲无私、全能的期

待，使她成为被边缘化的“失败母亲”。然而，她的失职

并非道德缺陷，而是对母职制度的拒斥。她尚未找到自

我认同，在纪明岚的长期压制下，主体性被剥夺，母职

意识也因此缺席。

杨荔钠通过《春潮》中的母女关系，揭示了母职制

度的压迫性，同时展现了母职经验的复杂性。母亲并非

天生适合承担育儿责任，母职的履行与否，并不必然决

定一个女性的价值。《春潮》的核心问题并非“好母亲”

与“坏母亲”的对立，而是当女性无法满足社会对母职

的期待时，她们的主体性该如何确立？在母职被制度化、

神圣化的文化背景下，女性如何在亲密关系与个人身份

之间寻求平衡？

从方蕾的母职背叛，到郭建波的母职缺失，再到

纪明岚的母职控制，这些“失职”的母亲形象共同指向

一个问题：母职不应成为女性自我认同的唯一方式，母

亲的价值也不应仅由其对子女的付出来衡量。在杨荔钠

的镜头下，女性的母职身份被解构，她们不再是单一的

“好母亲”或“坏母亲”，而是身处现实困境中的复杂个

体。母职的失职，或许正是女性重建主体性、寻找自身

身份的起点。

三、“失语”的家庭：家庭关系的重构与反思

“失语”最初指因大脑损伤导致的语言障碍，在更

广泛的文化语境中，它象征被压制的声音或表达受限。

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的“失语”长期存在，她们的

经验与诉求往往被边缘化或禁锢于社会结构之中。在中

国传统父权家庭中，权力结构呈垂直分布，父亲掌握决

策权，母亲与子女处于从属地位，个体声音受家庭伦理

规训。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虽未直接描绘典型中国

家庭，却精准呈现了家庭内部的“失语”现象，探讨女

性话语权的缺失及其突破的可能。在《春梦》中，方蕾

的家庭看似稳定，实则隐藏着深刻的“失语”危机。她

的诉求无人倾听，甚至在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中，情感表

达也被漠视。一次早餐场景中，丈夫借女儿表达不满，

随后语气严肃地指出：“方蕾，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别

一天到晚魂不守舍的。”这一细节凸显了家庭中的权力

结构——作为经济支柱的丈夫优先满足自己的需求，而

方蕾作为“照料者”必须符合家庭期待，否则便会遭到

纠正。她的“失语”并非单纯的沟通障碍，而是长期处

于家庭从属地位，使得她的表达缺乏权力基础。最终，

她只能寄希望于“鬼情人”，在幻象中寻求未被满足的

渴望。

如果说《春梦》展现了夫妻间的“失语”，那么《春

潮》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母女关系中的沉默与对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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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的家庭由纪明岚、郭建波和外孙女郭婉婷三代女性

组成，虽无男性成员，却依旧延续了父权社会的支配模

式。纪明岚掌控家庭一切，以母亲的身份压制女儿，使

郭建波在家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餐桌成为矛盾最集中

的爆发点，在一次吃饭场景中，郭建波沉默地坐在角

落，纪明岚大谈自己对前夫的怨恨，镜头将郭建波挤压

至画框边缘，突出她在家庭中的游离感。当婉婷无意中

提及姥姥的脾气不好，郭建波试图阻止，但终究无法避

免纪明岚的怒斥。这一场景精准刻画了母女间的压抑关

系——郭建波虽已成年，仍无法挣脱母亲的阴影，而她

唯一的反抗方式竟是通过让女儿代替自己发声，但这种

微弱的抗议最终仍被母亲的责骂淹没，展现了家庭权力

话语的固化，使真正的情感交流变得困难重重。

《妈妈！》中的“失语”更为隐性，表现为母女间逐

渐消退的语言交流。蒋玉芝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冯济

真组成“空巢家庭”，母女关系因病情倒置，母亲重新成

为照料者，而女儿则逐渐回归孩童状态。在这样的情境

下，母女间的沟通方式发生改变——语言退场，日常生

活细节成为主要交流媒介。冯济真用铃铛、便利贴、严

格的作息时间维持家庭秩序，实则是对过往情感缺失的

补偿。而母亲的耐心陪伴让她逐渐放下防备，回归更纯

粹的母女关系。当她尝试曾经抗拒的事物时，观众才意

识到，她的“失语”并非遗忘，而是压抑已久的情感找

到了出口。

在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中，家庭关系的“失

语”并非单一的沉默，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夫妻

间，男性掌控话语权，女性的需求被边缘化；母女间，

上一代女性承袭了父权文化的控制欲，压制下一代的自

我表达；而在母职的衰退过程中，女性则不得不面对社

会期待与自身需求之间的冲突。这些“失语”家庭的呈

现，使得杨荔钠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女性主义表达，而

深入探讨了女性在家庭结构中的被动位置，以及她们如

何在沉默中寻找发声的机会。

“失语”并非终点，而是变革的起点。在《春梦》

中，方蕾最终逃离现实，以“鬼情人”的幻象对抗压抑

的生活；在《春潮》中，郭建波与女儿结成某种“同

盟”，试图挣脱母亲的掌控；而在《妈妈！》中，冯济真

与母亲通过身体的陪伴，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和解。这

些故事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虽被剥夺了语言，但她们仍

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构家庭关系，并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

结语

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以女性为叙事核心，通过

个体化的生命体验，表现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困境与

突围。她的作品没有将女性塑造成符号化的英雄，而是

通过日常生活的参与，揭示女性在家庭、情感、社会中

的斗争与觉醒。这种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男性视角，

也有不同于某些激进女性主义电影的对抗模式，而是在

沉默与表达之间，寻找女性主体性的路径。

杨荔钠通过“女性三部曲”，拓展了女性在中国电影

中的话语空间，使女性叙事不再是男性世界的附属，而

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表达。这种影像书写不仅丰富了当代

中国女性电影的叙事体系，也为女性在影像中的主体性

塑造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未来的女性电影创作中，如何

进一步深入女性叙事、打破社会规训对女性表达的限制，

仍然是值得持续探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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